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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的特征 
 

潘志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纵观中国的现代诗学史，主情与主知是二元并峙的诗学理论构架体系，主知诗学的出现，是诗歌

抒情艺术的一大转折。然而，对于知性理论的认识至今仍有许多偏差，本文追溯了知性的内涵，并对知性

诗歌的内涵特征作了细致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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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知性”？《辞源》的解释是：德文 Verstand的意译，又译“悟性”。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

力有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其中“知性”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它可以是“感性”

的升华，也可以是“理性”的接近。陈仲义借鉴了康德的观点，认为：“从文化学角度考察，诗人的

智性无非是指智慧与知识的集合，从认识论上讲，智性介于感觉与理性之间，是两者的中间驿站，

而从现代诗创作心理审视，智性是知觉与悟性之间的中介沟通。”[1]同时他又认为，知性处于灵活的

地位，其重大作用正为现代诗人所青睐：一方面它可以充当感觉知觉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尽管比

理性低一档次，但仍然留有“思维本能”，因此它也是诗歌走向哲理升华的一把“拐杖”。 
曾是现代派诗人的金克木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就已论及现代诗的智性问题。他认为当时“新起的

诗可以有三个方面的主流：一是智的，一是情的，一是感觉的。”[2]他认为这种“以智慧为主脑”的

诗“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就其“产诗的道路”

而言，要求“情智合一”，要求“对事物人生宇宙的观察”有一种“诗人的了解，却又绝不是哲学家

的了解，因此不能逻辑的展开和说明”。应该说，金氏对“智慧诗”的特点把握比较到到位，既明确

了主智与主情的分野，也反对把这种“智慧诗”与单纯的说理诗、警句诗或哲理诗作等同观。但郑

敏、余光中等则视“知性”为“理性”。郑敏说：“感性既包括肉体的魅力，又包括感情，而知性则

与理性逻辑有关”[3]。余光中也认为，感性“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而所谓知性“应该包括

知识与见解”[4]，“知识与见解”更倾向于理性领域。 
综上可知，对于“知性”一词，向来是见仁见智、歧义纷呈的。但总体上，我们不妨认为，它

是相对于感性而言更为高级的认识阶段，它能对感性材料和理性材料进行重新组构和综合创造。它

既有别于纯粹感性，又不同于抽象的理性、哲理、逻辑、知识。正如骆寒超所指出的：“知性诗中存

在的知性具有情性的基础，而又和理性有着血缘关系。”[5]笔者以下的论述便在这样的认识下展开。 

一、诗思的内核：哲思化倾向 
假如我们追溯主知诗学发展流变的轨迹，便会发现，它始终与哲学理智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在三四十年代，便很有一些诗论家强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任钧就说过，思想和感情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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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正如肉体和精神同时存在一样。在诗的创作实践中，思想应该被渗进、被溶化在感情里头，

正如糖精之被渗和于水中，只有水，没有糖精，是绝不会变甜的。
[6]
尽管此说不无偏颇之处，但也

指明了一点：思想、感情要同时生成，并行存在，如果诗中只有感情的宣泄，而无理智的调控，那

么这种“感情”将成为决堤之洪水，出笼之猛兽，难免要泛滥成灾，不好收拾了；如果诗中只有“思

想”的空架，而无“感情”的点缀渲染，则这个空架子还不能成其为一个精致的花圃的。相对于任

钧，钱钟书的表述则较为含蓄些：“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花中蜜，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

立说无说。”
[7]
在他看来，“理”隐匿潜存于诗歌文本中，“理”虽化诗中于无痕，但其意味还在。谭

木天说过：“诗人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现代追求智性建构的诗人都力求做到

这一点，但也有许多失败的尝试，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尝试集》里说理诗似不少，

“可是他的诗里所用具体的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两橛，不能打成一片；因此，缺乏暗示

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是为了那理硬找一套譬喻配上去似的。”
[8]
这种情况在初创的白话新诗里存在，

同时也可以在许多后起的“流云小诗”或卞之琳等人的笔下找到印证，其根本缺陷便在于“硬找”

二字，理念先行，思想大于形象，知性、感性未能如盐之于水般溶为一体。比如卞之琳的《圆宝盒》、

《断章》等诗，李健吾的解读在卞氏看来“显然是全错”，连解诗学先驱朱自清也坦承“未免要出错”

的。其实，如果抓住了诗的“相对关系论”这把金钥匙，则其文本营构的千千结自然也便迎刃而解

了,从而获取在文本的迷宫中冒险的若干乐趣。 
九叶诗人郑敏在谈到诗与哲学的关系时，十分赞赏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

在她看来，作为一个诗人，常常渴望有新的智慧来观照生活，诗人需求知识，却不能光有知识，还

需要将知识还原为生活感受，再超过具体感受，得到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这种超越于生活感受的

精神境界，凝结着哲思的因子。试看现代知性色彩浓厚的诗歌，其骨子里或许都有这样的因子存在

的。纵览知性诗歌的发展流变，尽管各路诗人众说纷纭，但他们都从不同程度强调了知性文本的“思”

的内涵，就连主情派的覃子豪也坦承“思想是诗的一切”，其唯一要求便是“思想藏于诗中，如营养

价值之藏于果实中”难分彼此。 
“思”作为主知诗歌的核心内容，常在诗人笔下得到表现：譬如卞之琳的相对主义视角，冯至

的存在主义观照，穆旦的辩证主义体认，废名的禅宗哲理感悟，纪弦的潜意识摹写，如此等等，不

一而足。由此可见，主知的“知”，孕育着丰硕的“思”之内核，正如“现代诗”派的干将纪弦所强

调指出的：在本质上，传统诗着力于“诗情”，而现代诗却着力于“诗想”。在此，纪弦所强调的“现

代诗”是一种“构想”的诗，一种“主智”“重思”的诗，是对世间万物的感认与体察，属于叶芝所

说的“理智的象征”一类，“致力于冷静的观察和邃密的玄思，洋溢着智慧的灵光和横生的哲理意趣”
[9]。这种诗思就其来源而言或恐有三：一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二是对宇宙规律的形而上慧思；

三是对自然与生命的哲学感悟。这三个层面在诗史上都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可以说，随着社会

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类的思维活动日益精密理智，“知性”化无疑是一种更为适应时势、顺
应审美需求的现代化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如公认的“主情”派领袖戴望舒，他的某些诗歌创

作也体现了在情绪的抒发中融入“知性思考”的趋向(如《我的记忆》、《赠克木》、《我思想》等)。诚
然，诗不尽是哲学的表现，但不能缺少哲学的依据，“哲学需要诗魂去其涩味，诗需要哲学的舍利子

始能‘意永’”（郑敏语）。在主知主义诗人那里是自觉地把哲思化倾向作为他们诗思的路子，并把它

奉为诗歌的“舍利子”来供奉的。 

二、诗美的凸显：知觉化倾向 
中国现代诗人大多受到外国现代艺术营养的滋润，常常自觉地把它引入自己的诗歌实践，承担

着传播种子的角色。在这方面，现代派诗人着力更勤。上世纪 40年代的九叶诗派是“一群自觉的现
代主义者”，他们不仅勇于进行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还富有理论建树。他们推崇艾略特、里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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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和“观察能力”，力主知性和感性的融合，以及现实、象征、玄学三位

一体的综合。相应地，在诗歌的表现策略方面，他们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口号，表示必须放弃

原来的直线倾泄的指陈方式而采取曲线戏剧的发展模式，也即是要求诗歌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

对诗中说理（知性）与抒情（感性）的控制与规范，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思想知觉化”：充分发

挥形象的力量，用外界的相当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或情思，并把形象的官能感觉、抽象的观点、炽

热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构筑成为一个共生体。关乎此，艾略特的短诗《窗前晨景》便是范例。

这首诗表写的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卑微委屑不胜轻蔑的思想”，[10]其中两句很能印证他的诗学主张： 
“我感到女佣们潮湿的灵魂 / 在大门口绝望地发芽”。诗人并未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卑微委屑”作
正面的描述，对“女佣”的主体形象更是未置一词，但读者从“潮湿”、“发芽”这些可以感知体察

的知觉形象，可以追溯人物的“绝望”的“灵魂”，也可以获知诗人对这些灵魂霉得要“发芽”的现

代人的“不胜轻蔑”。 
艾氏等人的主张，在中国的现代诗坛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譬如冯至写“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

静地没有言语”；痖弦写那串挂在屋檐下的红玉米“好像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犹豫”；郑敏写金黄的

稻束“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穆旦写春色撩人似“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杜运燮写月下旅人思

乡之情“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海子写幻想的幸福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王家新写帕斯捷

尔纳克“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些例子，用具体可感的形象
性词汇承担着思想的重量，有如见“旗动”而知有“风”，这些形象性语词就像一面面“风旗”，“把

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正如王佐良评论穆旦的诗：“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之所以

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11]这里所谓“用身体思想”正是“思想知觉

化”的典型表现，就像尼采提出的“芬芳的思想”一样，即指诗歌的思想理智要隐含回避，而代之

以可见可感的意象化的方式传达出来。这样，抽象与具象结合，玄思与肉感联姻，产生一种瓦雷里

所谓的“抽象的肉感”（abstract sensuality）的效果，使缪斯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蒙上了朦胧的盖头，
也激起了观望者一睹芳颜的强烈欲望。 

三、诗意的内质：体验化倾向 
个体生命的体验植根于人类的整体环境之中，立足于个体的精神世界。在某个意义上说，生命

过程就是不断体验的过程，体验的内容就是生命，人生的每一种体验构成了个体生命的要素。在狄

尔泰看来，体验有两个特征：一是体验与生活的共生性，体验着就是生活着，生活着就是体验着；

二是体验的内在性，个体对生活感受常有一个先验的意向结构，它决定了个体体验的方式、高度和

敏感性。由此看来，他所谓“体验”首先是一种生命化历程，然后才是内心形式物，它具有过程性、

亲历性和不可传授性。因此，他主张艺术根本就是个人的切身的“体验”，也即是个体对生命内容的

深彻反思与领悟：对外涉宇宙的玄思，对内指灵魂的叩问。这些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性关怀，构成

了体验的真义。简言之，体验是个体对事物意义的自我建构，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

刍、体味”[12]，是洋溢着个性追求和创造精神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认为，体验是艺术的

源泉，是艺术家无法规避的心灵存在。 
在所有艺术样式中，诗歌大约最能表达出生活的意义、最富有体验性的内涵。中国现代诗论家

所谓的“诗是经验的传达”在某个层面上也显现了诗歌创作的体验化倾向。现代主知诗人们往往具

有纤细而敏感的触须，时时准备着外界对情感心志的触发，其内心往往会跟外界外物达成共鸣、共

振的效果。如冯至是这样阐明《十四行集》的缘起的：“有些体验，永久在我的脑里再现……从历史

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段生活到

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一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13]这段

话，冯至强调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些个人化的体验使他获得了真切、原初和独特的情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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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诗情和诗才的相遇契合，便成就了一部隽永深潜的《十四行集》，便成就了冯至的《蛇》：“我的

寂寞是一条长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寂寞”无声
无息——这中间包含了诗人对寂寞的咏叹和赞美。这是内向、敏感的诗人的一份独特的精神体验可

以说，这部诗境澄明的集子是诗人生命敞亮的产物，也是对人类生命和当下世界的本真言说。 
其他主知诗人也与此相类，大都热衷于表达一些玄远、低沉的情感体验：如死亡、恐怖、神秘、

苍凉、绝望、黑色、迷茫、孤寂等。如郑敏有一首《寂寞》的长诗，化用了冯至“蛇”的意象：“‘寂

寞’它啮我的心像一条蛇 / 忽然，我悟到：/ 我是和一个 / 最忠实的伴侣在一起。”郑敏对此解释
道，该诗来源于和生命突然面对面的相遇感[2]。因为寂寞会使诗人突然面对赤裸的世界，惊讶地发

现每一件平凡的事物忽然都充满了异常的意义，它打开了心灵深处的眼睛，一些平日视而不见的东

西放射出神秘的光，引发诗人和自然对话，和生命对话，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时至 80年代，沉寂许
久的郑敏又写了《成熟的寂寞》，重新找到了“诗和寂寞”。我们不妨这样说，孤寂是一个诗人心灵

深处的圣殿，是严禁外人闯入的最个人化的体验秘区，他们“将在‘寂寞’的噬咬里 / 寻得‘生命’
最严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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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 Poetry's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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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yricism and intellectualism theoretically compose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is m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lyric art. However, the theory of the intellect hasn’t 

been well understood. Thus,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intellect, sketch the outlin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intellect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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